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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他们运这东西干吗？盗
墓？”钟爱华战战兢兢地问道，尽量不让
自己接触到这些土。

“不，这是为了做旧。”我说。
鉴定文物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看

器物缝隙里残留的土壤颗粒。一件东
西在土里埋得久了，会和周围的土壤产
生化学变化。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埋设

手段、不同的材质，变化都不同。只要
检验土的颗粒成分，大致就能判断出其
真伪。盗墓贼挖开一座坟墓，偷了里面
的明器，而挖出来的那些几百年老土，
就被这些人给收走了。老土弄回来以
后堆到一个坑里，不同年代的不能混
堆，然后再把赝品埋进去浇上催化剂，
一般埋上几年，这老土跟新器就粘紧
了，看不出一点破绽。

忽然咔嚓一声，白光闪过，原来是
钟爱华拿起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照。我
问这种环境你能拍出什么，钟爱华说：

“说不定以后给五脉修史，这一张也是
历史文献呢！”

“给五脉修史？听起来你似乎对五
脉的历史很关心嘛。”我随口说。钟爱
华趴下来得意地说：“那当然了，关于明
眼梅花的资料我可搜集了不少。如今
五脉的掌门人和我们郑州可是渊源颇
深呢。”

“刘一鸣？”我心里一颤，“他跟郑州
有什么渊源？”

钟爱华侃侃而谈：“那还是抗战刚
结束时候的事了。五脉掌门之位空
悬，五脉里的红字门和黄字门都想争
这个位子，互不相让。两门的实力旗
鼓相当，斗了几次都不分胜负。为了
避免内耗过大，红黄二门各出一人，分

赴河南、陕西两个文物大省。哪一
门能拿下重镇，哪一门的人来做掌
门——这就是当时古董界盛传一时的

‘豫陕之约’。没想到红字门和黄字门
的老一辈都没出动，两门不约而同地
派出了年轻人。红字门派出的是刘一
鸣，黄字门派出的是黄克武，他们都是
天才。经过抓阄，去西安的是刘一鸣，
黄克武来到了郑州。

“那时候抗战刚结束，河南民间散
落了很多古董，古董市场非常混乱。
黄克武疾恶如仇，自身还有功夫。他
到了河南以后快刀斩乱麻，一口气接
连挑了好几家有名的铺子，寻回了五
六件宝物，声威大震。河南古玩界的
人非常紧张，七家古董大铺的掌柜联
手在郑州最有名的饭庄豫顺楼办了个
赏珍会，请黄克武出席，试图遏制他的
气焰。”

“那么这场赏珍会上发生了什么？”
钟爱华露出遗憾的神色：“只知道

一开始黄克武大占上风，连破十宝。七
家大商铺的掌柜抵挡不住，连夜从开封
请来一名绰号阴阳眼的高人，他与黄克
武斗了一出刀山火海。据说这位高人
以较大代价，终于逼退了黄克武。黄克
武之前话说得太满，只得黯然下了豫顺
楼，连夜返回北平，而刘一鸣那时早已

收复陕西群雄。这掌门之位，自然就落
到了红字门手里。”

“那个高人是谁？”我好奇地问道。
“这人什么来历、什么身份没人知

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天生一对阴
阳眼，能看透黄泉来路。可惜阴阳眼当
天回到开封就死了，那七位老掌柜如今
也都过世了，亲历者只剩黄克武一个
人，再详细的情况，恐怕只能去北京问
那位黄老爷子了。”

就在这时候，车子忽然减速，远远
地看到一个村庄，大概那里就是他们
的目的地了。

我和钟爱华在卡车转弯减速时先
后跳了下去，等车子开远后，我们猫着
腰从麦田里趟过去，从另外一个方向钻
进了村子。

月光很亮，不用仔细辨认也能看清
环境。这村子是老自然村，村里大多是
红砖瓦房，也夹杂着几间歪歪斜斜的土
坯屋，大部分村民已经睡了，四周静悄
悄的，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

我站在路中间，指给他位于右侧的
一个农家小院。院子外长满青苔的土
坯墙壁很低，钟爱华趴在墙头往里看
去，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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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高三的历次月考，我的成绩呈现
逐步上升趋向，名次由垫底冲向前列，
一度被誉为“种子选手”。甚至有一段
时间，我反复思考以后我上大学到底
该选择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同济。

但事实证明，我想的太多了。
那一年，江苏省突然宣布采取

“3+2+X”的高考制度，数十万名考生
仓促地奔向考场。数学科目的试卷尤
其莫名其妙，总分150分，全省平均分
却是68分。而我在考场坐一个多小
时，仅仅考了38分，尽管其他科目都
考了高分，却无法逆转离本科线还少

9分的结局。
原本我与凌一尧约好，高考成绩出

来就互通信息，但我一直没有，因为我
没脸向她宣布自己的失败。有天深夜
11点，凌一尧突然打电话过来问：“你怎
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说：“数学考砸了，没达到本科
线，不好意思告诉你……”

她“噢”了一声，又问：“那你不关心
我的成绩？”

“当然关心！可你肯定不会考砸
的，你从来就没考砸过。”

她冷冷地说：“万一呢？”
我顿时紧张起来，问道：“那你考得

怎样，考砸了吗？”
“当然没有！”
无论试卷多么难，真正的学霸都不

会把它们放在眼里，凌一尧的数学考了
90多分，超过了一本线。

凌一尧说：“我爸妈还没睡，到了学
校咱们再讲。”

凌一尧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是长辈的骄傲，老师手中的王牌，同学
中的佼佼者。父母对她寄予厚望，家
教极其严格，禁止她在大学毕业之前
与任何人谈恋爱。

想到这里，我不禁苦恼万分。
填报志愿的那天，几家欢喜几家

愁，我属于“愁”的那一帮。
按理来说，我这种专科选手没有必

要参与本科批次的志愿填报，但班主任
非要我赌一下。他说：“说不定哪家本
科院校降分录取你呢？”

好吧，兴许有可能呢。

当别人捧着一堆资料争论清华和
北大哪家的伙食好一些时，我与几个哥
们儿坐在教室角落里玩扑克牌，假装与
世无争，却驱散不了心中的懊恼。陆续
有不明真相的家伙过来搭讪：“嗨，扬
哥，考得怎么样？”

我一律以“滚”字作为回复。
这次高考大乔显然超常发挥了，尤

其是他一向头疼的数学，竟然考了50
多分。当他不知趣地跑来询问我报考
哪所名牌大学时，我说：“滚！别让我看
见你。”

“圣旨下！”他嬉皮笑脸地凑过来，
把一张字条丢到我面前。我打开一
看，一行清秀的字展现在眼前：“你出
来一下。”

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就这样来
到了。

我丢下扑克牌，快步走出教室，远
远地看见凌一尧站在花坛旁边，我一
露面她便转身离开。我们一前一后地
走着，一直走到美术考生画室旁边的
天台上，这里人迹罕至，可以俯瞰校园
一隅。

我们交换各自的考分条，又归还给
对方，我郁闷地叹息：“你挪10分给我，
成不？”

她说：“你得打个欠条。”
然后我们傻呵呵地笑。
“我没达到本科线，你不用兑现约

定了。”我沮丧地说。
但凌一尧抿着嘴巴摇头，笑意盈

盈，她说：“这一年你已经很努力了，有
没有达到本科线已经不重要了。”

我有些迷茫，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她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这才猛然醒悟，开心得手舞足

蹈，恨不得把她抱起来原地转几圈。
2003年夏，在学校画室的天台上，我与
凌一尧正式开始恋爱。

我考的分数可以让我录取到一些
较逊色的二本院校，但更适合填报好
一点的大专。对我而言，具体哪个学
校哪个专业都无所谓，只要离凌一尧
近一些就行。于是我拿着一所大专院
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她一起踏上前往
南京的大巴。

我和她的学校不在同一个区，有半
个小时的车程，平时约会不是什么难
事，每个礼拜要见两三次面。

大一的课程比较少，我们上学期一
直没心没肺地逛荡着。混日子对我而
言就像冬天晒太阳一样轻松惬意，但凌
一尧不同，她无法原谅自己虚度光阴，
寒假时突然提出要去打工，美其名曰

“勤工俭学”。
我问道：“你准备打什么工呢？”
凌一尧在家是千金宝贝，在校是天

之骄子，接触社会的机会并不多，她苦
想了好几天，最终给出的答案无非是洗
碗端盘、发传单之类的活。

“就这点儿创意？”我嘲笑道。
她噘着嘴说：“可我别的什么都不

会呀。”
“你知道我爷爷是干啥的吗？”
她迷茫地摇头。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